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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窗户紧闭的房间

我们很习惯地怀念春天

充满温馨

很平常地想起某些名字

和某些语言

想起春天

我们内心涌起一团暖意

共和国历史的铁墙

是用许多人的鲜血铸成

而在春天里

我们往往把这事忘了

许多有名无名的人

在冬天里

就这么平常地倒下去

秋天的果实都来不及品尝

每年清明节

烈士墓前照例熙熙攘攘

墓旁的风凉飕飕

但春天所有的温柔

尽在我的感觉中

我们泪流满面

在墓前我们确实有话要倾诉

也想到还有许多事要做……

时光里的英雄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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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关于缅怀公安英烈专题约稿的通

知时，我甚至还没有思绪。而就在第二天，

警号“114382”在四川阿坝民警额旺格拉同

志的追悼会上被宣布封存。于是，远在千里

之外的阿旺兄弟就这样沉重地落在了我的

键盘之上，也落进了我的心里……

一连几日，网上关于额旺格拉同志因公

牺牲的信息被频频转发，我刷到最多的是 2
月27日现场抓捕的视频。抓捕对象是潜逃

25年持枪杀人案逃犯，阿旺兄弟因为熟悉这

片草原而主动请缨，当他借着牛粪堆和木栅

栏作为隐蔽物寻找最佳观察点位时，突然

“砰”的一声枪响，原本有些抖动的画面也随

之急促起来，视频配文解释穷凶极恶的嫌疑

人拒捕开枪，子弹正中额旺格拉的颈部动

脉。手机屏幕前的我，明知道结果，却依然

被这声“砰”震得一哆嗦，仿佛那声枪响穿越

了两千多公里的山川平原，精准地刺进了我

的血脉，心也不由得抽动了一下，有些酸，还

有些疼。

还有一个视频，开头是阿旺兄弟的同

事自拍阿旺边开车边唱着“唱支山歌给党

听……”，然后镜头一切，身边的座位空了，

同事泪流满面地说“阿旺哥，我想你了”。看

着一张张阿旺兄弟生前的照片，听着同事们

的哽咽和念叨，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也许

是受身为阿坝州劳模的老党员父亲影响，阿

旺兄弟才会选择扎根高原，成长为牧民心中

的“黑猫警长”，当地百姓才会自发为他转动

经筒、诵经祈祷。

“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

奉献最大的队伍。”阿旺兄弟只是众多公安

英烈中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每每阅读《人民公安》《东方剑》

等杂志，最喜欢的便是全国各地的大要案纪

实，如此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可偶尔看到

有人民警察牺牲的消息，我亦是伤心愤恨、

潸然泪下。直到念初三时的某日，看到嘉兴

新闻播报秀城区（现南湖区）民警李雄伟与

负隅顽抗的歹徒搏斗时，大腿被连刺 7刀，

终因失血过多而英勇牺牲。彼时满怀少年

心气的我无比震惊和愤怒，从未想到杂志

上的抓捕情节会在我所在的城市发生，当

然更不会想到 3年后我便毅然迈进了警校

大门。

上警校后，我曾现场聆听张叶良英雄事

迹报告会。至今我还记得报告人讲述这位

萧山民警在身受重伤时，仍坚持从四楼追到

一楼，一步、两步……楼梯上的台阶都被他

的鲜血染红。彼时青春懵懂的我尽管已是

一名党员学警，在听说这份勇毅坚韧之时，

除了震撼和感动，还悄悄生出了一丝彷徨：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真的准备好去承担这份

神圣的责任了吗？当危险和死亡来临时，我

真的能像这些英雄一样毫不退缩吗？

二十载光阴似箭，如今的我与李雄伟的

妻儿共事，一起守护在南湖畔红船旁。这些

年，听说张叶良的女儿在父亲牺牲 14年后

也穿上了警服，还有越来越多的英烈子女重

启了父辈的警号，述说着“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的故事。这些年，我参加过紧张刺激的

抓捕、审讯，经历过现场乱哄哄的打架警情，

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普法，如今更多的是

坐在电脑前码字或是各种事务协调。渐渐

地，我明白了，公安英烈们哪有什么超凡的

勇气和力量？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家庭、有

梦想，也有恐惧。当危险来临的刹那，他们

毅然选择挺身而出，那都是在日复一日工作

中养成的习惯，更是在年复一年磨砺中养成

的信念。

又是一年清明雨，公安英烈怎敢忘、怎

能忘、怎会忘！也许，我们不会像李雄伟、张

叶良、额旺格拉这些英雄那样面临生死考

验，但在岁月静好之下，我们定会以藏蓝身

影护安宁、以热血忠诚守太平！

N孜然

清明的雨，是思念的泪！

他们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父亲？

微信同学群里，这些天，讨论的都是

额旺格拉的事迹，还有好多同学也参与了

案件的后续增援和处置。

点开额旺格拉同志追悼会的直播链

接，我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一个

孩子。1988年出生的英雄，比我还小几

岁，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那个出警的

现场，留下亲友和战友们无尽的哀思和心

痛。

我想，他一定是非常热爱公安事业。

和很多社会招考的同志一样，错失了警校

的遗憾，为了那一身藏蓝，在师范毕业短

暂工作之后，毅然决然地进入公安队伍。

那是满腔的热血、青春的热忱和对未来的

期望。

我们都曾憧憬过，化身正义的利剑，

直面邪恶的刀锋。他做到了，却也倒下

了。倒在了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倒在了

海拔3500米的高原。

听增援的同学说，下雪了。我想，那

一定是上苍的痛，碎成了一片片的白。

在四川警察学院学习期间，我学过基

础的藏语。听当地的同学说，格拉可理解

为“对敌者”或“降服敌人者”，也常引申为

“勇士”“英雄”之意。我想，他做到了，当

之无愧。

英雄勇士，素未谋面，初次听闻，斯人

已去。

遗憾和痛惜之余，不禁想起身边的一

些人和事。

参加公安工作 16年，身边有两名英

烈子女，和他们成为同事，幸何如之。在

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热爱与传承、使

命和担当、延续和希望。

我想，接过父辈的钢枪，是最好的缅

怀和思念。

这两位前辈的事迹，经常还有很多老

民警说起，特别是看到他们的子女，就总

能想起他们。

还有一些同事，突然就离开了，离开

得那么猝不及防。

初次听闻吴勇君的恶讯，是在食堂吃

饭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派出所挂职刚回

局里，与他在所里有近一年时间的相处。

他是一个精明和干瘦的人，在所里分管刑

侦工作，总是有加不完的班、办不完的案

子。他平时话也很少，仅有的几句也是关

于工作上的。感觉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一下子就到了弥留之际？只是，他依

然还惦记着他的工作，昏迷状态，还在喊

着抓人。他走得这么早，或许，是他的任

务已经完成了，上苍不忍他再这样劳累和

辛苦了。

我们总是说，白加黑、五加二。没有

经历过的人，或许永远不知道，夜有多

深？他有多累？

还有市局的两位前辈，因为不在一个

部门，平时交往也不多，偶尔在食堂或者

在路上见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但是，

有一天，他们就突然地离开了……他们都

是可敬的。

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大多数

人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总有人还在坚

守。他们，或在出警的路上，或在蹲守的

途中，或在抓捕的现场。

致敬，每一个在黑夜中前行的人。

尽管，有人，已早早地离开。

诸君，走好！

诸君，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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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不埋名》 N陈治良

《追思》 N孙烨《苏堤清明即事》 N沈玮


